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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

陈其通很爱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比如
他怎么参加革命，和妻子怎么相识相恋，说到
他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
拉着马缰绳不让他走，连说带比画，非常生
动。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有趣，可是没想到排
练《西厢记》“长亭分别”一场时，他要求我们
也来个“如法炮制”，让莺莺上前拉住张生的
马鞭，张生欲走，莺莺不放，两人牵着马鞭走
几个圆场。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样处理不
妥，可是陈其通坚持要这么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

士兵服从命令一样。记得我们刚到总政时看
歌剧团排练，今天谁要是没唱好，导演就会指
着他说：“你，下来！某某某上！”被点名的那个
人没有第二句话，马上下来换别人上，哪怕你
是主角，说换就得换。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我
们还是很不习惯这样的做法，觉得艺术要讲
民主，不能跟下行政命令似的简单粗暴。在排
《梁祝》“英台哭灵”时，我们便和陈其通发生
过争执，他要求我按照川剧的路子演，站到凳
子上扑向山伯的灵位号啕痛哭，边说边亲自
上阵示范，要我照着做。我认为这个风格不符
合越剧的传统，玉兰也帮着我说，但陈其通一
定要照着他说的演，迫于“军规”，我们最后是
“服从”了，心里却疙疙瘩瘩的。

这次排《西厢记》又遇到类似的问题，我
和玉兰心里都憋了股气，牵着马鞭的几个圆
场，总也走不好，不是她觉得这里不顺，就是
我觉得那样别扭。僵持了很久，陈其通不耐烦
了，剧本往桌子上一扔，大声地说：“你们搞什
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见他
这样，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往地上一扔：
“不排就不排！”说完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
和玉兰越想越觉得委屈，忍不住掉下泪来。那
些小演员见我们哭，她们也跟着哭开了，边哭
边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参军，够要求进步
了，居然这么对待我们，还不如回上海算了。
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好，起床时大家的

眼睛都还红红的，人也没有精
神。碰巧那天招待首长演出《梁
祝》，我们在后台化妆，陈其通
进来见大家都拉长了脸不理
他，自觉没趣，悻悻地拿起一支
眉笔在四九的头套上画了几
笔。后来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

进来，觉出气氛不对，把陈其通拉出去问话，
知道原委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顿。第二天一
大早，陈其通来敲我们宿舍的门，见我们还是
怏怏的，说：“你们还在生气呐？为了这个事
情，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痛病又犯了，一
晚上没睡着。今天上午川剧团演《柳荫记》（即
《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你们也看看川
剧的好，看完戏我请你们吃饭。”听他这么一
说，我们倒心软了，嘴上却不言语，默默地穿
上外套，跟他一起看戏去了。看完川剧《柳荫
记》，我们觉得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
方，但川剧的风格与越剧相去甚远，生搬硬套
不行，一定要化为己用。一路上跟陈其通交流
了观感，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年春节前夕，我们开始了参军后第
一次南下演出，先到松江慰问换防的志愿军
战士，接着去舟山慰问解放军，最后一站在上
海演出。原计划过完年再回北京，这意味着我
们能和分别大半年的家人过上一个团圆年，
内心的兴奋和期盼可想而知。不料就在小年
夜那天，总政突然来电，召我们速回北京，另
有重要演出任务。我们连夜乘坐部队的小军
舰，裹着军大衣胡乱睡了一晚，大年三十当晚
赶回北京，才知道新任务是去旅顺大连慰问
苏军。当时苏联红军即将回国，总政文化部组
织了包括越剧队在内的几个文艺团体前往慰
问欢送，由周总理和萧华主任亲自带队。

我们赶紧连夜着手准备，第二天是大
年初一，化妆组一大早便去采办演出用的
花粉头饰，等一切齐备后已是深夜，错过了
夜班车，只得露宿街头，第二天回到团里也毫
无怨言。
正月初五，我们和周总理等领导同乘专

列出发。周总理一见面就笑着说：“哦，‘上海
小姐’们来了。”一路上，总理还充当起了“临
时导游”，为第一次来到关外的我们介绍风土
人情和历史掌故，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令人
如沐春风的亲和力，在此后十几年的多次接
触中，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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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迅速驾车跟踪追击

我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五点半。待女人进
屋关灯后，刘声涛给小张去了电话：“目标已
出动，截住他。”我和刘声涛迅速驾车跟踪追
击。瓢泼大雨铺天盖地洒了下来，我们跟踪的
目标渐渐变小，模糊不清了。不知何时，二愣
子的摩托车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我
们来到三岔路口和小张他们会合之
时，都没有见着他的影子。

二愣子哪去了？莫非插翅飞走
了不成？这就怪了，两头堵截一人，
追逐对象竟不翼而飞。“刘声涛，你
说，他会不会因为下暴雨，在哪里躲
雨？”我对刘声涛说道。“有这个可
能。这一路雨太大了，车窗外什么都
看不清楚，有可能我们经过时，他正
在哪里避雨。”“那我们赶快返回去
找他。”“小张、小王两人在原地守
候，其余的人员全部返回寻找。”刘
声涛命令道。

尽管雨水还在不停地下着，但由
于乌黑的云层已被刚才的疾风暴雨驱
散开了，天空渐渐亮了。透过树林远远
地我看见有摩托车的灯光在闪亮。
“好像过来了。”我说道。“把车

停下，装成修车的。等他到了立马行
动。”刘声涛命令道。听到命令，我们用最快的
速度各就各位。
这时“哒哒哒”的摩托车声由远而近传

来。刘声涛拦住他说：“老乡，我们的车坏了，
你能不能帮我们通知一下修理厂？”二愣子没
有停车，而是一脚油门向前冲了过去。
刘声涛和三名队员见状，奋勇扑上去，将

摩托车拽翻在地上，二愣子倒在地上，栽了个
大跟头。“干嘛呀，抢劫呀，我身上没钱。要摩
托车给你们得了。”二愣子骂骂咧咧道。“规矩
点。我们是警察。”“警察？我又没犯法，你们
抓我干吗？”他大声地嚷嚷道。“犯没犯法你自
己心里清楚。”刘声涛对他说道。“我不明白。”
二愣子一副被冤枉的神态。
“你刚在哪里住了？”刘声涛问道。“跟女

人睡个觉你们也管？”他小声地说道。“当然管。
这叫嫖宿。你已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规
定。就凭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对你进行拘留。当
然你还有更大的问题，看你的态度如何啦？”刘
声涛对他说道。“我不懂你说什么？我没别的事

了，要有的话，还是和几个女人睡觉的事。”他
说道。“别装了，我们是禁毒支队的。”刘声涛故
意向他点明我们的身份，其目的就是提醒他。
“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刘声涛见他没有一点配合的态度，于是

提高了嗓门对他说道：“如果没有证据，我们
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抓你的。你要珍惜时间，尽

早地将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如果不讲
自己的问题，别人也会讲你的问题。要
是让别人讲出来，那你就被动了。”二
愣子的脸色变得苍白，他低下了头。

沉默了五分钟后，刘声涛对他说
道：“你只要积极配合我们，端正态
度，在量刑上我们可以考虑从轻。你
还是尽快讲清楚，你充其量只是个马
仔。”“那天从境外到货时，我、我、我
只是负责在前面探路，其他的我什么
都不知道。”二愣子结结巴巴地吐出
了实情。

我和刘声涛会心地点了点头，果
然和我们分析的一致，二愣子不过是
个马仔而已。
“我问你，毒品是谁的？”刘声涛直

奔主题。“是、是……”二愣子的额头上
冒出了一颗颗汗珠。“是谁的？”刘声涛
步步逼近追问道。“是刘豹和黄牛的。”

二愣子的全身都颤抖。
出乎我和刘声涛的意外，此二人还未曾

进入我们的摸排范围。“刘豹和黄牛是什么
人？”“他俩是跑长途货车的司机。”“现在毒品
在哪里？”“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从没有在
我面前提过毒品，那天刘豹找到我说：你想不
想挣钱？我说：想。他说：你今晚在勐龙到边境
口岸的公路上来回跑三趟，看是否有公安和
武警在路上检查。我问：看这干吗？他说：你还
想不想挣钱？想挣钱就别问那么多，跟我做事
的原则就是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说话，
不该问的别问。几个月前，他就让我跑过一
次，那次我发现路边有人向他汇报了。他让我
先回去。给了我一万元钱。我当时很兴奋，这
钱挣得这么容易。这次他来找我，我二话没说
就答应他了。当然，为了他能经常给我这样的
美差，我没敢多问他一句，就按照他是指令去
做了。这次，我和上次一样就在边境放空跑了
几趟车后告诉他：路上没有可疑人员。他便给
了我 %&万元钱。”


